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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修辞构式的基本理念来探讨构式“一量形”的修辞动因与生成机制。文章首先分析了修辞构式

“一量形”中的“一 + 量”出于说话人特定的修辞意图，从表客观分析计量转化为表主观性计量。而且

“一 + 量”重在对构件“形”进行空间性描写，使语言表达形象化、具体化。接着，概括了修辞构式“一

量形”的不同生成机制。文章最后解析了修辞构式“一量形”在语法构式“数 + 量 + 形”的基础上借

助语言的修辞动因生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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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s concepts of Interactive Constructive Gramma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genera-
tive basis and mechanism of the rhetoric construction “yi (one) + C1 + Adj” in Chinese.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yi (one) + C1 + Adj” and how “yi (one) + C1” arises from 
the speaker’s specific rhetorical intention, shifting from objective measurement to su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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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ication. It highlights that “one + Classifier” emphasizes spatial description of the compo-
nent “shape”, making language expression more vivid and concrete. Then,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 mechanisms of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yi (one) + C1 + Adj”. Finally, 
it explain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yi (one) + C1 + Adj” is generated 
based on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yi (one) + C1 + Adj”, utilizing the rhetorical motivations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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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现代汉语中的“数 + 量 + 形”结构(下文简称“数量形”或“数量形结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

研究，田文玉(1985)分析了“一 + 量”结构充当状语修饰谓词的现象。他认为“一 + 量”状语修饰形容

词，在语义上并不表示确实的数量，而是与形容词一起具备共同描写主语的作用[1]。这里的主语通常由

表物的名词，表地点的名词，或表方位的名词、结构来充当。陆俭明(1989)也关注到了量词修饰量度形容

词这一现象[2]。刘焱(2004)认为，隐喻和转喻是“一 + 量 + 形”组合的认知基础[3]。两个相似认知范

畴间的“投射”(mapping)构成了隐喻的发生机制。譬如，人的基本情感与特定表情、生理变化具有对应

性，像“一脸茫然”、“一脸紧张”等组合的认知基础，就是心理情感“茫然”、“紧张”与脸部表情之

间存在对应关系。转喻的认知框为“范畴–特性”，如“一身白”中的“白”其实是指“白颜色的衣服”，

这里用“白”这一颜色特性转指范畴“衣服”。何晓霞(2007)对“一 + 量 + 形”结构做了专题性的深入

研究[4]。包括量词与形容词的双向选择，“一 + 量 + 形”结构的句法、语义问题，“一 + 量 + 形”

结构的衍生动因等，并且制作了常用量形搭配表。余瑞雪(2009)注意到了“数 + 量 + 形”结构中数词的

选择和语义差异，并且对“数 + 量 + 形”结构的基本语法功能及相关分布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分析，

同时还就该结构的修辞特点进行了阐释[5]。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汉语学界不少学者关注到了“量词修饰形容词”的现象，也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目前仅有何晓霞(2007)、余瑞雪(2009)等少数学者简单列举了“数 
+ 量 + 形”结构能够出现的句式[4] [5]，但没有充分说明该结构与典型数量结构“数(任意) + 量 + 形
(可分析性)”的语义差异，也未关注到“一 + 量 + 形”结构使用频增，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构式，越来越

凸显出形式和意义上的独特性。以及新的“一 + 量 + 形”结构生成的修辞动因、生成机制、生成过程

等均没有深入的探讨，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此作出进一步探讨和解释。 

2. 非常规组合“一量形”的构式性 

本文认为“数 + 量 + 性”结构一般存在两类：一类是用来度量的，如“一人高、三尺长、五斤重”

等，这是一种具有汉语类型特征的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一类不是用来度量的，如“一丝凄

凉、一片光明”等，这种偏离规约性计量使用的“数量形”结构大量运用于语言系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

不可推导性，其语义语用特征呈现出某种特异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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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忽然他的心一翻，一阵惊恐袭来，思索着，回忆着那从小抚养他长大成人的鞠县长。(曲波《林海雪原》)1 

(2) 康妮显得有一丝紧张，“既然你累了，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卫慧《上海宝贝》) 

(3) 岂知傻姑浑浑噩噩，向来并没甚麽愁苦烦恼，须知情由心生，心中既一片混沌，外感再强，也不能无中生有，

诱发激生。(金庸《神雕侠侣》) 

(4) 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

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例(1)~例(4)中的“一阵惊恐”、“一丝紧张”、“一片混沌”、“一段坎坷”虽采用了“数 + 量 +  
形”结构的形式，而与一般的“数 + 量 + 形”结构，如“一人高”、“三尺长”、“五斤重”等相比，

具有浓厚的修辞色彩，包含着特殊的非常规量形搭配形式。 
根据刘大为(2010)对构式系统的区分[6]，常规“数量形”结构属于语法构式，而以上诸例例示的“一

量形”结构属于修辞构式(rhetoric construction)。这种非常规的量形搭配结构与语法构式“数量形”相比，

在构件(construction component)和构体(construction body)特征上都存在着差异。就构件特征而言，作为修

辞构式的“一量形”，其构件“数”局限于数词“一”。而语法构式“数量形”的构件“数”不受限制，

对数词具有开放性。基于此，为叙述方便，下文将这种修辞构式径称为“‘一量形’构式”。就构件关系

而言，“量”“形”之间的搭配关系在语法构式中是规约性的，而在修辞构式中是临时建构的。就构式整

体性意义而言，语法构式“数量形”表示数量的多少，而修辞构式“一量形”多用以对“形”进行形象的

描写和意象的勾勒，使其实体化、形象化、生动化。 
由此可见，“一量形”虽依托于语法构式“数量形”，但已经结构化为一个具备新的形义匹配关系的

构式，形成了具有图式性结构并呈现出某种特殊表达效果的构式，即作为一个修辞构式而进入构式库中。

如上例，“惊恐”、“紧张”、“混沌”、“坎坷”这些抽象无形、难以捉摸的性状通过“一 + 量”的

修饰而形象展露、具体生动，从而在表情达意的同时传递出一种真切的形象。 
可见，它的性质已跨出数量构式的范畴。根据构式语法理论，构式即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体，我们把

上述结构称为“一 + 量 + 形”构式。而这一构式是如何在数量构式“数 + 量 + 形”的基础上逐渐走

向质变并加以定型化、构式化的？促成其质变的修辞动因及其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又是什么？本文试对

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3. 修辞构式“一量形”的修辞动因 

3.1. “一量形”构式的主观性计量 

根据李宇明(2002)的量范畴理论，语言世界的量范畴可区分为主观量(带有主观评价的量)和客观量(不
带有主观评价的量) [7]。在语法构式“数量形”结构中，“一 + 量 + 形”结构表示的是性状的客观量，

因此，数词“一”是真正的计数单位。根据计量的需要，数词“一”可以自由地替换为其它数词，构成

“N + 量 + 形”结构，表达客观实际的量性。比如：“一块红~两块红”，“一米高~三米高”，“一指

宽~四指宽”。因此，表客观计量的“一 + 量 + 形”结构只是同类“数 + 量 + 形”结构中数词为“一”

的特殊一类。与语法构式“数量形”的客观计量不同，“一 + 量 + 形”结构表示的是性状的主观量。

此时，数词“一”仅是占据了数词的位置，而不是真正的计数单位，不代表实际确切的量性。在结构中，

“一量”整体已经融合成为一个量词性结构，而不再是一般的数量结构。因此，主观计量时一个突出的

形式标志就是数词仅限于“一”，不能被替换为其它任何数词。 
首先，“一量”语义表现为主观大量，例如：“一肚子烦闷”、“一屋空虚”、“一辈子愁苦”。因

 

 

1本文例句来自前人文献、BCC 语料库、CLL 语料库和网络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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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在认知上可以被看作为“一个整体”、“整个”，所以“一量”就具有了“满”的意思，如：“一

脸”表示性状占据全脸的范围——“一脸无奈”。 
同时，“一量”语义也能表现为主观小量，例如：“一抹忧伤”、“一缕惆怅”、“一丝哀怨”。

“一”又代表了自然数中最小的一个数值，因此又可以代表“极少”的量，如：“一丝”表示性状极少或

极小——“一丝恐慌”。可见，此时的“一量”整体具有了“满”或“少”的语义特征，所以不再允许有

“两脸”、“三丝”这样的结构出现。 
综上，“一 + 量 + 形”结构语义区别于语法构式“数量形”结构，“一 + 量”短语多表示对形容

词性状的主观计量。此外，主观计量中渗入了说话人的主观情感和态度，对性状全量或微量的判定，都

是主观情感作用于认知判断的结果。可见，“一 + 量 + 形”结构在计量功能之外，还能够使说话者的

情感表达得到增容，达到修辞化的语言表达效果。 

3.2. 性状空间化——形象化和具象化 

根据王文斌(2013)指出，汉语大部分的量词在发挥对事物进行计量功能的同时，还对接受计量的事物

进行形状及其离散型方面的描述，而事物的形状及其离散性则是事物空间性的典型表征[8]。我们在上文

中提到，语法构式“数量形”表示数量的多少，而修辞构式“一量形”多用以对“形”进行形象的描写和

意象的勾勒，使其实体化、形象化、生动化。 
量性特征是形容词的突出特征，“一量”短语通过凸显量词的空间性特征实现对形容词的计量功能。

“空间化”一方面使计量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还暗示了空间本身的特征和内容。空间形体是具体的，数

量范畴是抽象的。因此，用物体所呈现出的空间形体来直接指代“数量”，给予物体量性上的范围，是符

合基本认知思维的。许多名量词都具有这样的空间性，其中以摹状量词和器官量词为典型代表。它们在

修饰名词时往往是通过赋予名物以空间范围来间接计量的，如“一块布”、“一脸灰尘”。虽然形容词性

状是连续的，没有明确的关节点，因而相对于离散的名物来说，空间性较弱，但还是同样可以获得相对

模糊的空间性。比如我们不能说“一个红”、“一只红”，但可以通过说“一片红”、“一抹红”、“一

树红”，赋予“红”这个性状以具体的空间性。因此，“空间化”过程在使性状获得量性特征之外，同时

通过这种“取象”过程将性状的量性特征以空间形体的方式外显化，有助于我们直观地认识和把握性状。

对于具体性状来说，“空间化”旨在凸显性状自身的形态特征，使性状由平面转为立体形象化。对于抽

象性状来说，“取象”本身就是通过隐喻途径认识性状的必要手段，它将性状由抽象转为具象化，使其

成为具体的、可感知、可描述的对象。例如： 

(5) 而为了促销，经常是折扣战打得一团混乱。(1994 年报刊精选 06 期) 

(6) 听到这些话，我又泛起一缕哀伤和一份感动。他这么偏爱写稿，却没有一丝有关稿件的事情。(贺小钢《“虚

荣”而朴素的愿望》) 

在例(5)和例(6)中，量词“团”和“缕”通过空间化为分别为“混乱”和“哀伤”这两个性状赋予了

形象性和具象性——团状和细长条状，使它们具有了直接的可感可及度，形成了虚拟的意象图景。较之

于没有量词修饰的单一表达，这类意象图景使我们在认知的过程中，仿佛真正体验、经历到了那种混乱

的场面一人、货物等团成一团的景象，也仿佛真正看到了哀伤像丝线般一缕一缕难以理清和剪断的样子，

在获得原始认知体验的同时，加深了对性状的把握。 

4. “一量形”构式的生成机制 

4.1. “一量形”构式的转喻生成机制 

毛帅梅(2009)从转喻的规约化程度角度提出“常规转喻–即时转喻”连续体分类模式[9]。他认为，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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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时语境所产生的临时性转喻表达属于即时转喻，位于连续体的一端；而已经完全在语言或认知上约

定俗成了的转喻表达划归为常规转喻，位于连续体的另一端。本文依照毛文标准，探讨修辞构式“一量

形”生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类转喻机制。 

4.1.1. “一量形”构式的常规转喻生成机制 
根据语义一致性原则，构件“量”最好能体现出构件形容词的语义指向，在生成“一量形”构式时，

语言使用者主要发挥常规转喻机制的作用使得量词与形容词的语义主角发生关系。例如： 

(1) 说到夜莺，曹桂林一脸兴奋。 

(2) 那小丫头哭得一脸伤心，听了落依稀的话，意识到自己似乎失态了，立马擦干眼泪。 

例(1)涉及到“整体——部分”的转喻关系，“脸”是主语“曹桂林”的一部分。Lakoff & Johnson (1980)
认为，以脸部转喻人的整体是一个最自然的认知策略[10]。也就是说，由于脸部是人最重要、最凸显的特

征，情感性状的呈现在脸部是最容易被人识别的。因此在“一量形”构式中，语义起点是形容词“兴奋”，

将这种主观感受借助器官量词“脸”展现出来，即“整张脸都充满某种情感”，达到一种强调主观大量的

表达效果。 
例(2)中小丫头因为伤心而哭了出来，主语的情感“伤心”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哭”也构成了“原

因——结果”的转喻关系。因为人产生了情感，当其需要在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表现出来时，这个身体部

位便借用为量词，反映出情感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某个面部表情)。 

4.1.2. “一量形”构式的即时转喻生成机制 
基于即时转喻生成的“一量形”构式是言语使用者为顺应当时语境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应变性语用

策略它们应语境而生，其识解也较大程度地依赖于语境，即它们往往需要以一定的语境或故事场景作为

认知背景。因此，构件“量”的那些原修饰对象往往会出现在这个认知背景中。此外，“一 + 量”短语

所要修饰的形容词必然有一个宿主，就是该场景中的某一人物。例如： 

(1) 少女(人物)在心情凄凉(情感)时看到微弱的灯火(原修饰物)。 

(2) 农民伯伯(人物)看到丰收的庄稼(原修饰物)使心情更为愉悦(情感)。 

在物理关系上，这个人物与原修饰对象在空间关系上一定是处于邻近状态的，在心理关系上，人物

的内心情感必然与原修饰对象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系联一对象引起或加重了这一情感体验。因此，人物的

情感性状与原修饰对象之间就建立起了转喻的基础：空间上的邻近关系和心理上的因果关系。基于这两

种邻近关系，我们可以进行认知关系的重组，转借原来只修饰特定名物的量词来修饰人物的内心情感，

使之成为新的修饰对象——形成“一盏凄凉”、“一排喜悦”这样的表达，从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这种

转借主要是基于特殊语境、依赖即时转喻模式，从而改变认知关系来实现的。 

4.2. “一量形”构式的隐喻生成机制 

在修辞构式“一 + 量 + 形”中，量词的搭配特征会传导给新的修饰对象，强制性地使性状具有了

原修饰对象的一些特征——这其实也是一个新的隐喻过程的建构。不是直接建立隐喻，而是由于共有量

词的中介作用，间接地为抽象性状与具体实物之间建立隐喻关系，使我们经历一个“蒙太奇式”的动态

的认知过程。根据刘大为(2001)，在隐喻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不会把本体和介体的形象完全等同起来，那

种把两者完全分开的还原式的理解也是不可取的[11]。最好的理解方式是一种“蒙太奇式”的认知过程——

即意识存在于两种形象的碰撞交融中，在两种经验之间摆动游移。事实上，这种蒙太奇式的认知体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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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通过经历具体经验来获得抽象经验的过程，更是陌生化审美效果的集中体现。下面我们来具体

分析一例： 

(1) 码头上打死人的事倒是常有的，说与平常不一样，大概因为这次是工人闹的事。不知道是之前受了什么样的

罪，那工人在扛米上船的时候，猛一转身就将一袋愤懑砸向了肥耳的工头。(林一娟《谁的故事》) 

例(1)中，“袋”原是修饰可袋装实物的容器量词，在上下文中出现的这个原修饰物是“米”，即“一

袋米”。码头工人在扛米上船的过程中，原先一直对工头存在的“愤懑”之情被激发加重，于是就将一袋

米砸向了工头。通过隐喻机制，形成了“一袋愤懑”这样新奇的表达。紧接着，我们在“蒙太奇式”的认

知体验过程中，仿佛看到米袋里真的装了一袋子“愤懑”——沉重、强烈、无处释放，至此全部发泄在了

工头身上。这种奇特的认知体验给了我们陌生化的审美愉悦，同时这种创新的表达完全能够接受逻辑和

理性的解释。 

4.3. 概念整合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在意义的建构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属于不同认知域的心理空间，可称为输入空

间(input space)，通过并置、融合或整合形成一个新的整合空间(blended space)。同时，整合空间并不仅仅

利用输入空间，它本身也表现为新的、动态呈现的概念结构，形成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原输入空间

的概念结构[12] [13]。 
本文认为，修辞构式“一 + 量 + 形”也能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来解释。其中量词和情感形容词形成

两个输入空间，“一 + 量 + 形”结构是对二者概念的合成。如： 

(1) 当看到本子上记载的人名后，张吉兆的心情不是充满了案件突破后的喜悦，而是更加感到沉重、痛惜，并掠

过一丝不安。(1994 年报刊精选) 

(2) 说完两眼低垂，一脸悲伤的样子，显得十分自然。(莫泊桑《漂亮朋友》) 

例(1)“一丝不安”中的量词“丝”，是由名词转化而来的，其作为量词的本义是把计量对象形成的

形状(细线状)作为计量单位，原本是计量物体在某种状态下所形成的形状，如“一丝头发”“一丝西瓜”

等。“丝”构成的量词空间中保留了形状义以及少量的特性。由“不安”构成的形容词空间提供一种表示

人的消极情感特性，是发自于人的内心感受。两个输入空间原是修饰不同的空间域，经过空间压缩后形

成一个整合空间，合成一体，用来形容人情感上不安的程度，见图 1： 
 

 
Figure 1. Network diagram of the integra-
tion of “a trace of unease” 
图 1. “一丝不安”整合的网络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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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一脸悲伤”中的量词“脸”表示人的身体器官，这里借用为名量词，通过转喻构成量词空间，

具有表主观全量的特性。“悲伤”构成形容词空间，表示发自于人内心的情感体验。显然，两个输入空间

源自不同的地点，为了克服它们的空间分离，这两个输入空间就被压缩，形成一个新的整合空间。这个

整合空间使我们将人的内心情感与反映在脸部的表情联系起来。见图 2： 

 

 
Figure 2. Network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of “a face full of sadness”  
图 2. “一脸悲伤”整合的网络图示 

 
概念整合反映人类的思维活动，尤其是创造性思维的认知活动。这种由两个以上的空间整合并产生

新空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概念化过程，是利用旧知识、旧经验形成并理解新概念、新经验的过

程。现代汉语中“一量”修饰情感形容词，概念整合机制发生了一定作用，通过隐喻、转喻以及跨空间映

射，形成了新的概念，从而构建新意义。 

5. “一量形”构式的生成过程 

在修辞构式“一量形”的生成过程中，一方面受到语法构式对构件的框定作用，具有框架依赖性(frame 
dependence)，语法构式“数量形”为修辞构式“一量形”提供了一个语法框架和背景性意义、功能，框

定了构件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基础性语义要求，对能够进入的构件进行了一定的条件限制[14]。另一方面在

特定的语境中，语言使用者可以调变构件与构件之间的关系，打破语义条件限制，在线性序列上实现为

超常组合关系，当调变事件不断地重复发生，便有可能影响构式形义匹配关系的变化，从而概括出新的

图式性修辞构式。整个过程存在构体对构件的“招聘”和构件向构体“求职”的双向合力互动机制[15]。 
基于以上修辞构式“一量形”的语义认知与生成机制，我们将“一量形”构式的生成过程描述为： 
A) 汉语语法系统中存在语法构式“数量形”，对形容词进行计数和分类。其中量词(名量词)和形容

词之间存在规约性的搭配关系。→ 
B) 提取“数量形”语法构式。→ 
C) 语言使用者由于“主观性”修辞表达需求，选择数词“一”进入数词槽位，而依托于“数量形”

语法构式的型式框架和功能，调变构件“一 + 量”短语来实现主观性计量功能。→ 
D) 受特定语境因素促动，在线实现量、形的语义组合，创造出“一量形”修辞构例投入交际使用。→ 
E) 不同“一量形”修辞构例的结构化重复使用，抽象化成宏观构式“一量形”。 
可以看出，这类修辞构式的生成过程路径鲜明，依托于语法构式，充分调动百科知识、上下文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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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挥人类认知机制的作用，调变语法构式，实现创新使用。 

6. 余论 

“一 + 量 + 形”结构既具有语言单位的句法分布特征和结构规则，又能体现修辞性语言结构的运

用方式和表达效果。修辞构式“一 + 量 + 形”是在语法构式“数  + 量 + 形”的基础上，随着“量”

被主体认知衡量时其主观性的增强，最终在特定修辞动因——增强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和具体性的促动下

而走出语法构式的范畴并加以定型化、构式化的。可见，语言描绘形象的功能正是促成语言中某些语法

结构和语法范畴得以形成的重要修辞动因。当然，语言的“主观性”和“一 + 量 + 形”构式各组成部

分的语义特征为这一修辞动因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和语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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